“灯节”里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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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刚过，上班路上会看到熙熙攘攘的小商贩在争先摆摊卖一些各式各样的花灯，有莲花状、桃形状、元宝状，不一而足，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走近一看，便发现这些花灯大多都是一样的造型和色彩，有千篇一律、整齐划一之感，不乏修饰的光鲜却多了些浓浓的脂粉气息，少了人间烟火之意。“模型花灯”浩浩荡荡地立在春风里，它们在守望有缘的买主到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也是灯节，这一传统习俗自古绵延至今。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富足，买书可以不用逛书店，喜爱之物可以随时下单，人们享受着信手拈来的生活快感，来不及停下匆匆步履，闻闻草香，细嗅蔷薇。欲买灯，只要扫码付款，就可以瞬间变为囊中之物，就可以让它尽情发挥作用。可是想来，我们优秀而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曲径通幽，余音绕梁”……琳琅满目的花灯，固然形形色色充斥在街头巷尾，可总觉得它们身上似乎缺少些什么。
    遥想儿时记忆中那暖意融融的正月十五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惬意地撒进屋子，金色的阳光里，慈祥的奶奶正在全神贯注地捏制形象各异的“豆面灯”，她的动作那样轻盈和灵巧，时不时地会借用剪刀、豆子等工具来发挥一下作用。一盏盏属相灯在她手下活灵活现，趣味丛生。我嚷着奶奶我也要试着做一个……
    时间流逝在当下美好的生活里，岛上人们不费余力地就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事物，可我总是不经意地回味奶奶亲手制作的豆面灯，那是存封在脑海里的老照片，那是奶奶指尖上的温暖。
    追溯豆面灯的来历，源远流长。据了解豆面灯亦称“面盏”，民间称“灯花”。是胶东最有特色的民俗之一，人们用面灯点亮一家人新一年的希望。 这种灯是用白面粉和绿豆粉掺和一起制作而成的小灯，灯有圆柱形的底座，越往上就越逐渐扩展成圆形状，如碗口或杯口一样。面灯中有“月灯”、“属相灯”和“鱼灯”。“月灯”是一年十二个月就捏十二盏灯，是几月灯上面就捏几个花瓣；“属相灯”顾名思义就是把家人的属相，用豆面制作成面灯；而“鱼灯”就是做成鱼一样的灯，可以放在水缸或水槽边，人们借用这种方式在祈愿美好如意，连年有余。把做好的豆面灯再放在锅里煮熟，待凉好后，就可以插上手工制作的灯芯，在灯碗里倒上食用油或者蜡油，把它们安放在家里合适的角落，等晚上吃过饺子后，轻轻燃亮它们，一盏盏豆面灯便在浓浓夜色中无声摇曳着它们的光亮，情系人们的祈愿，如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童话。
    这倒又让我想起寒假去北京的时候，在南锣鼓巷内，我偶然遇上了一家以销售“兔儿爷”为主的手工艺品小店。一走进这家店，便会被其中浓郁的民俗氛围所深深吸引。花草掩映中，纯实木的古架上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纯手工捏制的“兔儿爷”，大多“兔儿爷”被拟人化了，呈现出大大小小、幽默可爱又富有人情冷暖的形象和味道在其中。它们身上的花色都是人工自然描画而成，有青花瓷的纹色和质感，也有传统兔儿爷的风格，还有融入新时代新个性的创作手法，包罗万象，精彩纷呈。通过跟主人攀谈得知，这家小店里的兔儿爷都是主人以及他的学生们的作品，在商业气息冲击的当下，店主人致力于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让优秀的民族文化之风氤氲在大街小巷和寻常百姓之家。
    元宵夜，家里照例点燃了从街上买来的清一色的属相灯，锃亮的酱红颜色，小红蜡烛被替代作为灯芯在不瘟不火地燃烧，少了一些自然淳朴的原生态的美感，少了一份童年的期许，少了奶奶印在灯碗上的指纹和指尖上的柔软，望着它们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南锣鼓巷那里的兔儿爷。
    当晚，在给女儿讲起奶奶教我做面灯的时候，女儿疑惑地看着我，她似乎在听一个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似的童话，故事里有奶奶，也有女孩……望着她懵懵懂懂的样子，我顿生恻隐之心，这些成天扎堆题海抑或时时手捧手机的孩子，你可曾帮奶奶捏了可爱的香香的豆面灯，在暖暖的午后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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